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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简称KOL)于多个领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深入探究KOL
的劳动性质具有重大意义。基于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的经典定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过程、

资本流通以及服务角度来审视可知，KOL的劳动不属于生产性劳动。此外，鉴于KOL劳动可能产生负面

影响，相关部门和企业应积极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并规范KOL的活动范畴，扬长避短，以确保生产性劳

动与KOL等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维持合理比例，从而维护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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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key opinion leaders (KOLs) occupy a pivotal position across various domains, necessitat-
ing a profound examina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ir labor. Drawing upon Marx’s seminal distinctions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from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circulation of capital and services withi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KOLs’ labor could not be qualified as pro-
ductive labor. Furthermore,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KOLs’ labor to exert negative influence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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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ative for government sectors and enterprises to proactively adopt measures aimed at appro-
priately guiding and regulating the activities of KOLs. To ensure a judicious equilibrium between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r, it necessitates harnessing KOLs’ strengths while mitigating 
their weaknesses, thereby safeguarding the sustained and robust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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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数字劳动理论中，曾断言所有人类活动皆可视为生产劳动范畴[1]，然而，此

论断的精确性尚需深入探讨与验证。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简称 KOL)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

量，已在经济舞台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媒介生态的不断丰富与变迁，KOL 的存在形态呈现出日

益多样化的趋势。从传统媒体时代的社会精英，到 PC 时代的网络达人，再到当前移动媒体时代兼具职业

性与娱乐性的综合角色，KOL 的身份演变映射了媒介技术的革新与社会文化的变迁。当前，公众号、直

播及短视频等领域的蓬勃发展，为 KOL 的崛起提供了沃土；KOL 与粉丝之间的高频互动，加之其栖身

平台的多元化，使得其营销价值受到品牌方的广泛认可与高度重视。为此，本文特选定 KOL 作为剖析的

范例，并依托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的经典理论框架，旨在对前述数字劳动理论中存在的局限性进行客

观的批判性分析。并且，深入剖析 KOL 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劳动性质，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更对于正确认识 KOL 劳动的双重影响、指导品牌方实现广告精准投放以及相关部门制定有效政策等方

面，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 马克思生产性劳动界定 

在经济思想史的浩瀚长河中，重商主义主张增加金银储备的工商业劳动方能被视为生产性劳动[2]；重

农学派提出能够增加农业“纯产品”产量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3]: p. 478)；进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时

期，亚当·斯密作为该领域的杰出代表，认为生产劳动的界定存在两个层面：该劳动一是能够创造剩余价

值的劳动，二看其成果能否固定在具体对象上，并指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比例关系对于国家财富状

况具有重要影响([3]: pp. 242-255)。随后，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了更为科学的界定。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数字劳动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两种劳动之

间的影响。鉴于此，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的界定，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依旧具备关键的参考意义。

而生产性劳动作为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热点议题，被广泛探讨和研究，同时许多学者认同其兼具一般性与

特殊性的双重特性[4] [5]。本文旨在立足于这一双重特性，总结马克思生产性劳动的界定。 

2.1. 一般性的生产性劳动 

马克思曾深入阐述其对生产性劳动之一般性的提出，旨在反驳资本主义生产被视为普遍且永恒的自

然关系这一观念([4]: p. 11)。虽然他曾对斯密的第二个定义做出了批评，但他的界定并非建立在对斯密第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6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美琳，贾孝敏 
 

 

DOI: 10.12677/ecl.2025.141265 2127 电子商务评论 
 

二定义的批判继承之上，故本文亦不涉足对斯密生产性劳动定义的批判性分析。 
生产性劳动的一般性，是剥离了所有社会特定性之后，所抽象出来的纯粹劳动过程。它内在地蕴含

了劳动的二重性规定([4]: p. 11)，即生产性劳动既作为一般具体劳动，创造财富的使用价值；又作为一般

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紧密关系，这一共性贯穿于包括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在内的所有生产方式之中。具体劳动是生产各种使用价值的劳动，其形式会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尽管如此，这些演变并未对生产性劳动中自然与人类之间固有的、不受个人意志和

社会形态影响的基本关系产生改变；此外，生产性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过程中创造了价值。商品之所以

能够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交换，是因为它们各自拥有使用价值和一种共同的、无差别的本质特征，这种特

征即凝聚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也被称作抽象劳动。正是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交换的比例，即商品

的价值。无论生产性劳动的具体形态如何变迁，其本质上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因此，从常规的生产

流程来评估一项活动是否具备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属性，此乃判定生产性劳动之首步。 

2.2. 特殊的生产性劳动 

生产性劳动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会展现出不同的生产关系特征。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劳动者将自身劳动力售予雇主，所生产的产品最终归雇主所有。在此生产方式中，使用价值更多地被视

为表面财富的体现，而价值则成为主导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形式。此时的生产性劳动与以往存在显著差

异，其核心目标在于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实现这一目标，生产性劳动必须能够创造价值、促进资

本的增长，并成功地将潜在的资本转化为现实的资本([4]: pp. 14-17)。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性劳动的独特

之处便在于此：劳动者的劳动以及产品不仅能保存资本的原有价值，更能通过创造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

的增殖，而既然增值产品被雇主所有，那剩余价值自然也被雇主无偿占有。在此条件下，资本循环的总

公式为 ( )G W A Pm P W G′ ′− + −  ，其中 G 代表初始货币，W 是以货币形式购入的商品，A 代表劳动

力，Pm 为生产资料，P 为生产过程，W ′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G′为增值后的货币[6]。 
综合前述分析，一项劳动若要被界定为生产性劳动，必须同时满足一般性条件与特定条件；反之，

若不满足这些条件，则应归类为非生产性劳动。 

3. KOL 的劳动分析 

3.1. 在数字经济中的主要活动形式 

内容创作。在当今的移动媒体时代，随着短视频与直播的蓬勃发展，KOL 的创作手段愈发丰富多元，

其内容更是广泛覆盖了多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娱乐、音乐、美妆、美食、科技以及教育等关键领域[7]。 
品牌推广。KOL 凭借其深厚的影响力与庞大的粉丝基础，能为品牌方带来显著的知名度与销售额的

提升。例如，品牌与短视频平台的 KOL 共同创作富有创意的视频内容，深化品牌形象；或与直播平台的

各领域 KOL 开展直播带货，直接促进产品的销量增长。 
粉丝互动与社群建设。随着移动媒体的兴起，KOL 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

更为便捷与即时的特点。例如，在短视频平台的评论区，KOL 能够实时回应粉丝的留言，而在直播场景

中，更是实现了与粉丝的即时交流。此外，KOL 还积极策划并举办多样化的线上线下活动，如直播抽奖、

线上粉丝见面会、线下读书分享会等。 

3.2. 劳动性质辨析 

结合上文，本文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过程、资本流通以及服务角度来探究大部分 KOL 的

数字劳动性质。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65


张美琳，贾孝敏 
 

 

DOI: 10.12677/ecl.2025.141265 2128 电子商务评论 
 

3.2.1. 从生产过程看 
针对 KOL 而言，其劳动成果具有使用价值。例如，品牌方与 KOL 展开线上合作以及商家对其予以

关注，均旨在通过 KOL 的影响力提升商品的成交率，这一需求本质即构成了 KOL 劳动成果的使用价值，

深刻体现了其一般劳动的自然属性。同时，KOL 的劳动产品亦蕴含价值，这是因其成果中凝聚了抽象的

一般人类劳动。如 KOL 在视频制作的全过程中，无论是选材的精挑细选、台本的匠心独运，还是剪辑得

细致入微，均是一般人类劳动的结晶，从而赋予了 KOL 成果以价值。 
然而，从资本总公式来审视( ( )G W A Pm P W G′ ′− + −  )，KOL 并不属于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 A 部

分劳动者，其劳动亦非直接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此外，相较于一般生产性劳动的成果，KOL 的劳动成

果并未如同传统商品那样直接产生剩余价值。 

3.2.2. 从资本流通角度看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中，不生产任何价值，

因而也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同一价值量发生的形式变化……这种形态变化本身同

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毫无关系。”[8] 
审视现代商业环境， KOL 的劳动显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将其置于资本循环的框架

( ( )G W A Pm P W G′ ′− + −  )内分析，不难发现大部分 KOL 的劳动主要集中于W G′ ′− 这一阶段，即售

卖商品于市场的流通环节。具体而言，品牌方通过与 KOL 合作，利用 KOL 的数字技能(例如视频制作)，
将广告精准地传达给其庞大的粉丝群体，进而增强目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促进商品交易量的增长，有

效缩短品牌方获取额外剩余价值的时间周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KOL 的参与对品牌方实现剩余

价值具有间接显著贡献，但 KOL 所获得的收入，实质上仅是产业资本所创造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分配结

果。因此，KOL 的劳动并不生产剩余价值。 

3.2.3. 从服务角度看 
在对服务业的广泛范畴进行探讨时，KOL 的活动可明确归类为纯粹流通活动的服务领域，此领域为

服务业的第二大类活动(涵盖了金融、批发、销售、以及广告等多个方面([5]: p. 32))。实际上，KOL 制作

视频或者发起直播等形式，其核心是向品牌方提供满足其广告需求的服务。其次，KOL 工作所涉及的产

品主要集中在数字形态上，而仅当 KOL 如同具备专业技能的网络从业者，被雇主所雇佣，并成功创造出

具有经济价值的数字商品——比如付费使用的软件或数字艺术作品，进而为资本带来额外收益时，其活

动方可视为生产性劳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KOL 的成果往往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商品或服务，

因此，从本质上讲，其活动只能归类为非生产性劳动。 
从大多数情况而言，KOL 的劳动在一般性层面符合生产性劳动的某些特征，然而，其并不符合生产

性劳动的特殊性要求，所以，KOL 的劳动应被归类为非生产性劳动，而非生产性劳动。 

3.3. KOL 劳动所引发的深远影响 

在诸多领域内，KOL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例如，通过积极的引导，他们能够使粉丝集中关注于

实事所引发的价值共鸣，进而提升至文化反思的层面，以促进文化的积极健康发展。此外，KOL 及部分

网红在经济活动中，凭借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促进了商品与信息的快速流通，尽管他们不直接

创造价值，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在实现价值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从社会分工的视角审视，

他们有效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动力。 
实际上，在移动媒体时代，公众已普遍感受到 KOL 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本文接下来想将重点转向分

析某些 KOL 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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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虽未全面精准地定义生产性劳动，但他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比例之忧虑，获得了马克

思的认同。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差别对积累是重要的，因为与生产劳动相交换，是

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之一。”[9]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若 KOL 等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

增加，可能会对资本积累产生限制性影响。这是因为非生产性劳动倾向于减少国民收入的总量。 
另据企鹅智酷的数据统计及《新华网》的调查，当前“95 后”青睐于在直播、短视频，中进行消费，

且有 54%的“95 后”期望成为主播或网红([10]: p. 28)。在社会中，若存在大量青年群体转型为网红或

KOL，此趋势将可能引发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在总体劳动构成中的比例失衡，对工农业的持续发

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此外，该趋势不仅可能对青年就业市场造成冲击，降低社会总体价值的创造能力，

还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危机，从而对产业结构及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构成威胁。 
最后，KOL 或许会出于满足品牌方要求的目的，制造消费需求并诱发消费者的焦虑情绪，而未能有

效地引导公众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在某些领域，KOL 或网红为追求更高的收益或吸引更多粉丝，不惜

采用擦边元素，或是利用公众的审丑和猎奇心理，甚至进行虚假宣传。这些 KOL 传播的内容与优质内容

相悖，难以正确引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部分消费者易受到 KOL 广告的影响，其产生的购买欲望并非基

于真实需求，原本可控制的购买能力被下意识地视听刺激迷惑([10]: p. 24)，这对社会的消费健康发展造

成不利影响。 

4. 结语 

本文围绕着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界定，以 KOL 为切入点展开了深入探讨，得出 KOL 的劳动不属于

生产性劳动的结论。因此，并非所有人类活动皆可当作劳动。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倾向于将所有

活动均视为生产活动，这一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剥削关系([5]: p. 29)。 
同时本文也重点探讨了 KOL 的劳动引发的负面影响。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流通领域的非生产性劳动

对资本增值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已然超过了生产性劳动。然而，这一趋势的发展必须置于合理调控之下。

当前，众多青年群体对成为 KOL 或网红抱有高度热情，此趋势若不加以引导，极有可能导致生产劳动与

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资源配置出现显著失衡。此种失衡状态，长远来看，或将对工业和农业等基础性产业

构成发展空间的压缩。KOL 所从事的非生产性劳动，其核心动力源自资本市场的需求导向，并服务于资

本增值的目的，其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的累积效应，但同时也需警惕，在某些情境下，它可能对

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路径以及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态势产生潜在的负面效应。 
鉴于上述情形，相关部门及企业应积极采取适当措施应对。具体而言，企业应致力于对 KOL 或者网

红进行合理且系统的培训，并同步优化对其的管理流程；品牌方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应严格筛选符合自

身品牌形象及定位的 KOL 或网红，以确保合作的有效性与正面影响；同时，相关部门应积极加强引导与

监管力度，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管手段，确保两类劳动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从而维护经济社会的健

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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